
在改革的浪潮 中
征文

青铜痴 （报告 文 学 ）
吴克敬　陈 乃 霞

宝鸡市的扶 、岐两
县，素 以 “青 铜 器 之
乡”闻 名 世界。在 它得
天独厚的 历史土壤里，
养育了 这样 一 条 痴汉
——现任周原文管所所 长罗 西
章。

罗西章 的老伴 曾 经遗憾 地
说过，“……和 娃他爹多半世
了，就不 知 道夫妻在枕头边说
句悄 悄 话是啥滋味。”不假，
罗西章耳聋声高。由 于他双耳
失聪，就显 出 一股 呆、傻劲，
再迷上个 青铜 器，越 发 呆 傻
到了 极限，变得不 可 救 药 的

“痴”。
“ 罗老在吗？”几个来周原实 习 的 大学生，一

声比一声 高，问 了 几声，罗 西章才抹了 一把汗，
傻哈哈地一乐，搬起一张桌子走了。后 来，大学
生知 道这位 给他们搬桌子支床铺，一头灰土，一
身布衣 的耳聋人，就 是他们 向 往的 罗 西章 时，都
感到 吃惊，“他怎 么连媳 妇都 当？”

罗西 章的考古生涯，偏 是从 当“媳 妇 ”开始
的。早在1957年，省 、市一些文物专 家 在扶风组
织了 一次 普查活动，他利用 暑假，自 愿到普查组
当“媳妇”。有人 考他，是一面铜镜，他翻来 倒
去，硬是 辨不 出 确 切 年代，光灿灿 的镜面上，照
着一张痴 呆呆的尴尬笑脸 。

当“媳妇”的 教训，使他 以后从事 文物 考古
和发 掘 的 几十年时 间，足迹踏遍了 扶风县的 村村
社社，发现和 收 集了 大量珍贵文物和古遗址。到
1984年，省 ，市文物工 作者再次来扶风搞 普查，
所到之处，都说 “聋子”来过。在扶 、岐交界的
一个偏僻小村 里，普查的人想，这里该不 会有罗
西章的 足 印 吧。一个老太 婆在 回 答他 们的 询 问
时，揉了 揉干涩的 眼睛，说：“来迟了，你们来
迟了，有几个铜 钱的，聋子早几年就拿去咧。”

兴修水利 和水土保持时期，是罗 西章考古发
掘的 黄金时代 。

1968年，宝鸡峡和冯家 山 两大水利工 程相继
助工。罗 西章象万千民工一样上了工地。他忘不
了七三年秋的那一天，家 里捎来话 ：老婆要生 孩
子了。他骑上车子往回跑，途 中 有人告 诉他，段
家民工在 凤翔工 地挖 出 了 东西。他心一惊，两件
事，一件比一 件紧 急，一 件 比一 件重要。他 迟疑
了片刻，脚一 跺，调 转车头奔上 了去凤翔的路。
到了 凤翔工地，出土的 马 、骆驼 、仕女、镇墓兽
等一 批珍贵的唐三 彩俑，已被 民 工拿 得 四 零五
散，磨了三天嘴 皮，才 又 收集起来，有些彩俑 却
巳受 了伤。他心疼得想吵 、想 骂 、想打架 。

这批唐三彩俑 出土在铧角 嘴 到凤翔的 输水隧
洞里。罗 西章为 了 进一 步了 解隧 洞 里 的 文 物埋
藏，以 防类似情 况发生，把彩俑 整理在一堆，脱
下布 衫包起来，交给工地 负责人，
深深 鞠 了一 躬，借 了个手 电筒，转
身下了隧洞。当 时，隧 洞 刚 刚 挖
通，四十 里长啊 ！挖洞时，伤了 多
少条 人命，巳 没人能记得清楚……
危险随时都可能 发生。民工们愣愣
地看着他单 身下了 隧 洞，工地上静
悄悄 地……两天后，他才从隧 洞的
那一边钻 出 来，手 电 筒 没了光亮 ，
人也失 了 形，泥 、水 、困 乏涂 抹了
他，一 出 洞就 倒在地上 。

他是头一个走通 四十 里隧洞的
人！

罗西 章把那批唐三彩俑 背 回县
馆收藏，兜头一个闷 棍砸过来 ：老

婆生了。按他的 心愿生
了个儿子，但缺少护理
——死了。死尸停在房
子三天。没个人抱出 去
埋。老婆三天三夜守着
身上掉下来的 肉，精神
严重分裂。直到现在，
病根也没有挖掉，虽然
她已经做了祖母……

七一年冬，他在县
志上 见到这样一件事 ：
四九年，法 门任家 村农
民任玉挖土壕时，挖 出
了一 批 宝 器。消 息传
开，官府土匪都集抢，
四人遭枪杀，五人烧 打

致残。一百余件宝器 ，一 部 分 流失 国外 ，一部 分 收
藏在北京故宫 博物 院，还有一部 分散失在民间 。

罗西 章思想着 “散失 民间 ”几个字 。
他草草收拾了 行李，决定长 年住 到 任家 村

去。他断断续 续在任家 村住了 两年，终于赢得了
人们的信 任，纷纷把祖 先 咽气前 交待 下来 的铜
鼐、铜簋 、铜扁 钟挖 出 来交到他的 手 里 。

1973年，城关镇的北安 出土了 王
伦墓志。墓志 记 载 了 王伦与 明 朝 奸臣
刘瑾的 斗争，以及陕西关 中 大灾荒 和
四川 叛 刮 等重大历史 资料。罗 西 章立
即组织了几个 民工，从半原上的 出土
地往 回抬，坡 路又 窄又 陡，一面 临
沟，抬得几个人连 活命都感到绝望 。

“砰”地一 根绳索断了，墓志 眼看就
要坠 入深 沟，他来不及多想，扑上 去用 手抬，严
重倾斜的墓志压得他两手血 肉模糊，手腕也砸断
了。

1975年，法 门 的 齐村修水塘，他 自 然到 了工
地上。罗 西章在人声机器声喧 闹 的工地，一双眼
睛睁得象探测仪，谁能知 道，在什么时间，什么

地点能有奇迹 出现。说不准 水塘
完工了 ，他连一个 铜钱 也 拣 不
到。

奇迹 却 出现了，是 推土机推
出来的。推土机把奇迹 推成 了九
十九片。这九十九片，大的 比手
掌小 ，小的 比指头肚小。

奇迹便是 日 后 称为 “簋中 之
王”的 周厉 王㝬簋。工地上的人
出于好奇，一哄而上，把奇迹抢
拿一 空。罗 西章听不 见人们都吵

吵些 什么，他东鞠一个躬，西作一个揖，高声大
嗓子地恳 求人们给他。他怕任何一个 “指头肚 ”
的丢失。

抱回 了一堆 “㝬簋 ”残片，他醉 了一 般。
北京大学考古 系教授皱衡，中 国 社会科学 院

历史研究所研究 员 李学勤 等一些 国 内 外享有盛名
的专 家 、学者，在和罗 西章通信中 高度 赞扬 了 他
的成果，说他的 考古研究、论证方面真实可靠 ，
并戏称 他是周原考古的
一位 “痴汉”。

罗西章的 “痴”，
是对 中 华 民族丰富文化
遗产和事业的 “痴”。
他把 “痴 ”化做 “爱 ”
注入到他生命的 血液中
去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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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这个班 ：十七
条汉子，三个女的，个
个都是 好 样 的。论 技
术，谁都不 含糊。八七
年“陕西火 电厂焊工大
比武”，我 们 去 了 六
个，其 中 也有我 。

大厅 里，焊 机 轰
鸣，弧光 闪 闪，焊花飞
溅，人声嘈杂，让人心
里挺紧 张……。选手 们
或站、或蹲 、或侧 身 ，
或猫腰 ，真是 “楚河汉
界”，各不 相让 。

我焊第二块仰焊钢
板时，不料，打磨 接头
用力过猛，只 觉得上嘴
唇一 阵剧烈的烧痛。鲜
血顿时涌 出来，滴滴嗒
嗒地往下淌。原来，磨

光机正好 在我的上嘴 唇上 擦 了 个 口
子。“妈的，硬挺 着 吧 ！把 我 拉 下
去，我们的 集体奖就黄了。”于是 ，

用工作服揩了 嘴上的血，狠
了狠心，操起家 伙接着 干，
直到把六块试样全部焊完 。

揭晓 会上，您 猜 怎 么
着？我 们韩城 电厂焊接班大
获全胜！集体一 、二 名，当
然是我们的，个人一 、三 、
五名，也没让别人拿走。六

名参赛选手 全部进入前十名 。领奖 台
上，弟兄们举着 奖牌，捧着 “优秀焊
工”荣誉证书，心里那个乐呀，甭提
啦！

电焊这玩艺儿，
要说难 ，并不 难 ，只 是
要精却难上加难。不
流几身汗，不 烧 几个
疤痢，绝练不 出 精活
儿。我们班这几 口 子
人，谁甘落 后？没一
位！刚进厂那 阵子，
废旧 材料短缺，为 练
技术，哥 们儿为一个
破管子头，吵 得红脖
子涨脸，搂胳膊，挽
袖子的 事儿常有。我 们冬练三九，夏
练酷暑，衣服烧成 网，胳膊烫成了 麻
点儿，谁也不 言声，不 叫 苦。吃的 这
碗焊接饭，拿不 出漂亮活，大老爷们
儿脸往那儿 搁？有人说 了：“焊接班
个个都冒 傻气儿。”正是 凭 着 这 股

“ 傻气”，我们焊 接班全部取得 了高
压焊工合格证 。

李洪升是我们的班头。外头人叫

他李洪升 ，班 里 人 只 管 他叫“老
木”。这老木也有 来历。在一次焊
接中 ，一 滴铁水掉在他的脚 脖里 ，
把脚上的皮 肉 烧 焦 了一片 ，他硬是
撑着将那 个大管焊完。大伙心痛地
说：“你真木 。”可从他那木劲儿
我们领悟 了 ，当 一 个电焊工 必须有
不怕 苦 ，不 怕 累 的硬汉子精神。他
就是凭这股 “木”劲 ，在去年九月
全国手工 电 弧焊比武 中 ，挤到 了 全
国第 六名 这个位置上。

去年七月 ，天热得邪火 ，让人
只想扎在凉水 池子里不 出来。可 这
时候 ，我们厂 2号炉发 现汽包严重
裂纹 ，急需挖 补。先甭说 请制 造厂
补焊 ，仅让人家 出 示一 系列工艺措
施，就 需五 、六万元。况且还得延
误工 期少 发 电。最 后 ，厂 里 头 头
下了 决心 ，让我们的 电 焊 班 自 己
干。好钢用 在刀刃上 ，自 己难道还
信不 过 自 己 ？没 二 话 ，我 们 上 ！

“ 养兵千 日 ，用 兵一 时”，关键时
刻不能 孬。汽包壁 ，焊前予热 温度
2 40度。汽包 内 空 间 50度，好家
伙！这回 可让我 们知 道了什 么是
热！工 作服被汗水浸湿 了 又干 ，干
了又 湿 ，全印 满 了 地图 。身上的 肉
都快成红烧 肉 了 。

要说不 苦 ，那是假 话。当 我 们
补焊成功 时 ，热呀 、苦啊 、难啊就
全没了。脱下那满 身是汗渍的工 作
服，让 七月 的 热风 吹着 ，那 叫 凉
快。正巧 ，厂 宣传 科高 干事 过来
了，“啪 ”地照 了张相 ，就 是报纸
上印 的 这张。您 瞧 ！照片上的我 们

笑得多开心。对 了 ，忘 了 告诉 您 ，
照片上右起第 二个人就是 。

（ 摄影　高 刚 强 ）

恋情 （ 月 人 ）
夜来 人 静 ，
月照 花 庭。
树下 两 个 身 影 ，
撒一 阵 香风 。

岸草盈 盈 ，
池水 清 清 。
忽闻 身 后 笑 声 ，
有小 儿 偷 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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